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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百姓看政府，不管你标榜什么主义，

其实就是两条，一是能不能解决民生问题，

也就是能不能让老百姓有饭吃，二是是否廉

洁。对于中国共产党建立的第一个城市政

权，自然也不例外。”

石家庄市政协原副秘书长、石家庄历

史文化研究会副会长栗永对石家庄解放

历史研究颇深，他说解放后，在安置民

生、稳定人心的同时，共产党用廉洁让老百

姓看到了他们与国民党的截然不同，由此赢

得了人心。

“从一般工作人员到高级领导干部，进

城后几乎没有人用手中的权力去追逐个人

利益，在廉洁方面，领导率先垂范。”入城后，

许多市领导衣食住行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穿

的衣服大多有补丁，一年四季穿布鞋。

廉洁自律 市领导一年四季穿布鞋

1947年12月26日，石家
庄市政府正式下发通知：“石
门 市 即 日 起 改 为 石 家 庄
市。”那么，石门缘何而来？又
为何改为石家庄呢？

石家庄市志记载：1903
年和 1907 年，京汉铁路和正
太铁路先后在石家庄村村东
建站，火车站周边日渐繁华。

1925年，直隶省酝酿试行
市自治制。石家庄、休门、东
北栗村、西北栗村的绅士开
会，于 4 月 1 日开始筹备自
治。当年6月24日，由中华民
国临时执政签署命令，批准施
行市自治制，“石家市”以“石
家庄为其区域”。按规定，施
行市自治制的城市人口须在
1万以上，石家庄人口尚未达
到，于是将铁路以东休门、栗
村合并在内，人口达 3 万多
人。因为休门是一个大村，不
同意合并后以石家庄为名，经
多方协商，取石家庄和休门各
一个字，称“石门市”。同年8
月29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
批准“将直隶省石（家）庄、休
门两市合并，更名为石门市，
以符名实”。石门之称始于
此。

1928 年，“市自治制”被
废除，石门建市工作搁浅。
1937 年 9 月 14 日，日本侵略
军轰炸石门。10月 10日，石
门沦陷。1938年1月15日，组
建了伪石门市政公署筹备
处。1939年10月7日，经伪中
华民国临时政府行政委员会
批准，正式设立石门市。日本
投降后，国民党统治时期，仍
称之为石门市。

1947年11月12日，石门
市解放。12月26日，经晋察
冀边区行政委员会批准，将石
门市改称石家庄市。不过此
后一段时期内，石家庄和石门
两个名字一度仍并用。

1949年8月1日，河北省
人民政府成立后，石家庄市改
为省辖市。为改变这种混乱
现象，石家庄市政府向河北省
政府递交《为呈请批准本市名
称仍为石家庄由》的函，省政
府回函：“秘字第十号呈悉，你
市仍用石家庄名称，并已告各
有关部门知照。”从此，石家庄
市的名字才正式统一下来。

“石门”初开 重建家园
1947年11月12日，解

放军浩浩荡荡开进石门。

欢庆胜利时，面对的却是

国民党留下的一个烂摊

子：废墟焦土，经济崩溃，

民生凋敝……这样一座城

市，如何才能“活”起来？

解放后第三天，邮政

通邮；第六天，《新石门日

报》出版；第十天，电话通

话；第三十八天，发电厂供

电；第五十三天，自来水供

水；1947年年底前后，铁路

大厂、汽车修理厂、大兴纱

厂等主要工厂先后恢复了

生产……

这是一组历史性的数

字。在最短的时间内安置

民生，重建家园，中国共产

党和人民政府以这样的方

式为这座城市的人们留下

了深刻印象，更为下一步

稳定秩序、恢复生产、管理

城市奠定了重要基础。

解决民生

解放军给的大馒头
留下最深印象

“当时石家庄虽已解放，但国

民党的轰炸却没有停止，他们试

图炸毁工厂企业。我家当时住在

永安街礼让胡同，离大兴纱厂不

远，国民党飞机一来，大家就跑到

永安街小学，躲在课桌底下。”75

岁的赵富山，1947 年只有 5 岁。

提起解放石家庄的记忆，他说：

“因为年幼，对轰炸并没有太多的

恐惧，倒是对解放军给的大馒头

印象深刻。”

“解放军进城当天，孩子们追

着队伍看热闹。战士们可能看着

我们这些贫民家的孩子穿得破破

烂烂的，就从背包里掏出大馒头

塞进我们手里。”至今赵富山还记

得大馒头给他们这些家无存粮的

孩子们带来的莫大幸福。“吃上馒

头”，这也是新政权给一个孩子留

下的最初也最深刻的印象。

的确，解放之初，大批失业者

和一部分市民已到了家无隔夜粮

的境地，先让这些人有饭吃，成了

人民政府的当务之急。市政府克

服重重困难，从外调运了大批粮

食，给饥民发放救济粮。

“可以说，及时送来的救命粮

稳定了人心，让处于生死线上的

社会最底层的人，最先感受到了

‘人民政府’对于他们意味着什

么。”赵富山回忆，父亲当年在电

灯公司打工，解放后工人们干劲

儿可足了。

进城之初，市委、市政府先后

派了 4 个工作组接管了电灯公

司、电话局、邮政局和自来水公

司。电灯公司发电厂在战时受损

严重，工作组进厂后，与工人们一

道顶风冒雪，努力奋战，供电迅速

恢复。

以诚相待

旧知识分子参与新城建设

石家庄解放后生产得以迅速恢复，企业

此前的管理人员、技术骨干也功不可没。

从农村进城，共产党和人民政府与普通

工人、城市贫民有天然的“血脉”联系，但对

于那些旧职员、管理人员、中产阶级以及中

高级知识分子来说，问题则要复杂得多。

“他们是‘冷眼’看人民政府，既佩服政

府官员们吃苦廉洁，又不信服人民政府能管

了城市，更怀疑人民政府能容忍他们、接纳

他们。”栗永说，忧、怕、瞧、走是这些旧职员、

旧知识分子的真实心态。“新政府努力团结

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大兴纱厂工程师刘荣

森就是一个典型。”

1946年秋，刘荣森来到石家庄大兴纱厂

任工程师，一年后就赶上了解放。在人生的

十字路口，他也曾有过观望和徘徊。在废窑

坑里躲避国民党飞机轰炸时，刘荣森巧遇刚

刚被派到大兴纱厂的厂长霍然，霍然热情地

握着他的手，邀请他回厂继续工作，之后还

派人送去了白面、小米和煤。后来，任石市

敌伪物资管理委员会主任的黄敬和刘荣森

见面，嘘寒问暖，劝他大胆工作，多出主意。

来到大兴纱厂视察的董必武也找他谈话，鼓

励他安心工作，做出更大贡献。刘荣森终于

打消了顾虑，积极投入恢复生产中，被委任

为大兴纱厂工程师兼技术室主任。

公私合营后，刘荣森出任大兴纱厂副厂

长兼总工程师，为革新工艺、实行技术改造

做出了特殊贡献；1982年，他当选为市人大

副主任，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根需要扎在工农群众中，也需要扎在

另一个阶层中。这既是人民民主政府性质

所决定的，也是成功管理和建设城市所必需

的。”栗永坦言，事实证明，那些曾抱有抵触

情绪的旧职员、知识分子，在得到了平等对

待和应有的尊重后，用知识、技能，为建设新

的石家庄贡献了自己的一份力量。

本报记者 刘岚

从“石门”
到“石家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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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火刚停战火刚停，，军民即开始清理火车站军民即开始清理火车站

电业工人修理变压器，尽快恢复通电

植树植树，，整顿市容整顿市容

失业工人在政府帮助下开工厂


